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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过草地之艰难，也是

后人难以感受到的。1935年
8月7日，红军左路军先头部
队红 25师 74团率先进入草
地，自此，长征中最为悲壮的
亡行军开始了。

进入草地前，红军也是动
用了一切手段筹集粮食，甚至

还抢割了不少藏民的青稞，但
是，原本就贫瘠的川西北即使
穷尽全力也无法满足红军的
吃饭要求。于是，中央“每人
备足七天粮” 的命令就不得
不大打折扣。粮食不足，使红
军在过草地时付出了太多的

生命代价。
茫茫草地，一望无涯，遍

地是水草沼泽泥潭，根本没有
路。人和马必须踏着草甸走，
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
跳跃前进。或者拄着棍子探深
浅，几个人搀扶着走。这样，一

天下来，精疲力竭。
过草地最怕没踩着草甸

陷进泥沼，泥沼一般很深，如
果拼命往上挣扎，会越陷越
深，来不及抢救就会被污泥吞
噬。当年的红军，往往是一个
人陷进去后，另一个人伸手去

拉，用力过猛也会被带着陷进
去。后来有了经验才知道，要
慢慢移动身子才能上得来，或
者将绑腿带缠在被陷进同志
的腰间才能拉得上来。

途中的泥水不仅不能饮
用，而且破了皮的腿脚泡过

水，还会红肿甚至溃烂；行军
还怕下雨：草甸本来就难走，
天下着雨，脚底下更软、更滑，
稍有不慎就会摔倒，掉进泥沼
里去。草地上有不少河，有的
水浅好过一点，有的河宽流急
很难过，如果遇着下雨更难

了。身体虚弱，挨冻受饿，禁不
住冰冷的河水刺激，几乎每过

一条河，即使是一米深的小
河，都有战士倒下。

黄克诚在他的回忆录中
说：有一次，部队正在过河，突
降暴雨，河水猛涨，激流滚滚，
尚在河中的人不少被大水冲
走吞没。就这样，数不清的红
军战士牺牲在草地。

不少红军战士在进草地之

前来不及磨面，带的是青稞麦。
只能一颗颗咬着吃，带的少，就
一颗颗数着麦粒吃，尽量节省，
多吃一两天。咬青稞麦既吃不
饱，还难以消化。一般战士准备

的干粮，两三天就吃完了。这时
候，草地才过一半。

中国人熟知的吃草根、煮
皮带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历
史时刻。

一开始，先头部队还有野
菜、树皮充饥，到了后续部队，
则连野菜、树皮都吃不上，更
辛苦。没有能吃的野菜，就将

身上的皮带、皮鞋，甚至皮毛
坎肩脱下来，还有马鞍子，煮
着吃。

在草地的几天里，脚是湿
的，衣服是湿的，到了宿营地，
地是湿的，柴草是湿的，身上
几乎没有干过，几乎能冻死

人。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
“过草地那些日子，天气是风
一阵雨一阵，身上是干一阵湿
一阵，肚里是饱一顿饥一顿，
走路是深一脚浅一脚。软沓
沓，水渍渍，大部分人挺过来
了，不少人却倒下去了。”

草地净是泥泞渍水，一般
很难夜宿。在草地里以背靠背
露宿为多，但得注意睡着后不
要滚到深水泥沼里去，那就没
命了。但是，夜晚太冷了，第二
天一早起来，往往会看到草地
上长眠着一些战士，甚至是跟

自己背靠着背休息的战友。
在这片死亡之海，红军部

队以班、排、连甚至营成建制
地牺牲是屡见不鲜的事情。
红一军团有一个班，整整齐齐
地两人一组，背靠着背，怀里
抱着枪支，像熟睡了的样子，

他们再也没有醒过来。特别是
快走出草地的最后两天，像这
样静静地长眠在草地的战士
成片成堆。

据史料记载，大约有1万
多名红军战士长眠于此，而原
本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就

因为与一方面军分分合合，数
次翻越雪山走过草地，以至于
8万精兵折损近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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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勘察开始于当日早
8时 40分，12时结束，当时
天晴。

现场位于沿河街旧写字
楼一出租屋小偏房内，为坐西
朝东砖瓦结构三层住宅，房东
侧是胜利大道，北面正对富临

大酒店，南侧为王朝大厦后
门，写字楼南北两侧院内为相
连的临时住宅。该房东侧是一
间大卧室，西侧是厨房和洗手
间。现场的南侧靠墙边的地面
上有一个矮柜，堆放着日用杂
物，靠西墙边地面上有一张旧

写字台，室内无任何贵重物
品。地面宽220cm，地面中间
靠西侧有少量的滴状血迹和
三个沾血的卫生纸团。地面北
侧为一单人床，床上有一套被
褥，褥子上有一具女尸，呈仰
卧位，头朝南脚朝北，身上盖

着毛巾毯，只露头部，女尸头
下的枕头上有少量碎头发。颈
部有掐痕，但未见打斗挣扎痕
迹。死者衣着完整，死前没有
性行为，初步意见是颈部受重
压窒息身亡。

该房，北墙和西墙上各有

一个窗户，窗帘破旧。窗户的
南侧上面的玻璃被卸下一半
放在地上，距厨房出入门向西
120cm有一个塑料盆，内有
沙土和草本植物残留，盆北侧
有一个空盆和一个肥皂盒。写
字台抽屉内放有几本杂志、两

个笔记本和一个手机充电器，
其他未发现异常。

参加人员，本队二组全体。
XYZ[ %

二组作了分工，张、王负
责检验现场可疑物品，刘、李
负责死者身份调查。其实身份
很清楚，是那种街头拉客的暗
娼无疑。引起我们好奇的是，
这间出租屋里竟然连基本的

生活用品都不齐备。
刘、李分析：她要么是新

来的，要么另有居所，当然也
存在第三种可能：这里不是第
一现场，但似与常规不符，从
着装看也不像。这一带出租屋
地处繁华街道的背面，是挂上
号的准红灯区。决定：先分头
研究这两本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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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微风。真是好笑，我还
跟小学生似的，晴不晴和我还
有关系吗?不论刮风下雨，还
是下雪下刀子，对我都一样。
白天黑夜也都一样，我不需要

知道这些，我只要能看清楚钱
就行。我连灯泡都没去买，这

间屋不需要灯。
我看阿红她们是用那种

粉红的插座灯，大概是客人不
喜欢摸黑干活吧。他们还要
看。看着你一点一点脱下来，
脱得一丝不挂原形毕露了他
们才会高兴。那种小瓦数的插

座灯最合适，粉红代表了温
暖，昏暗体现了暧昧，他们花

了钱，他们有权利享受温暖和
暧昧。这间屋满足了这两个条
件，一北一西两个窗户都对着
霓虹灯电子屏，两个墙壁都是
大屏幕，五彩斑斓闪闪烁烁而

且变化无穷。这座城市有多少
欲望，墙上就有多少美女，有
多少超一流的想像，墙上就有
多少榜样，一下子全都被我搬
到屋里来了，情调一下子就上
去了。

我能下这个决心，就应该

能承受这一切。对我来说，死
是最简单的解决。可我没有
那个权利，我必须对那些好
心借钱给我的人负责，还有
对艾艾和奶奶负责。从现在
起，我要做个务实的人。脚踏
实地，丢掉幻想，认认真真，

对每一个过路的男人抛去媚
眼，他们需要快乐，我需要
钱，我是个娼妓。

(\)Z

大风，有点冷。估计今天
不会有客人了。

我现在已经不会写了。有

一个成语，本来就在嘴边，愣
是写不出来，很多词忘了。其
实从前我是会写的，上小学，
上中学，屁大个事我都能写得
天花乱坠，回回作文都是A。
那时候爸还在，乐得满屋乱
转，说这丫头出息了，将来能

给老倪家争面子。那时我还有
过虚荣心，还想给老倪家争面
子。怎么知道二十年后我能成
了婊子?

]^_I`abcde

不久前我收到一个年轻

人的信，诉说他正在遭遇的
情感困扰。年轻人一年前回
国与相恋多年的女友结了
婚。但因为签证困难，妻子只
能暂时留在国内，他独自一
人回到美国继续学业。

如同我们看到的许多故

事一样，留守的小妻子因为
寂寞而发生了婚外性行为。

在长久的内心冲突之
后，妻子选择了坦白。他们是
在一次网上的彻夜长谈中将
这件事谈出的，坦白的过程
相当痛苦。得知真相的丈夫

一时如五雷轰顶，失了方寸。
他不知该怎样做，如果他不
爱妻子，事情也好办，当下了
断。如果他能包容妻子的过
失，事情也好办，妻子已经忏
悔了，以后好好过下去就是。
然而，年轻人既深爱着妻子，

不想失去家庭，又无法接受
已经发生的事实。之后，他也
如捞取救命稻草一样，试图
用许多现代理论和说法缓解
受到的冲击，但堵在心里的
石头就是拿不掉。

在这种情况下，他写信

求助，希望找到解脱的方法。
怎样回信曾使我颇费踌

躇，人生的道理他不仅明白，
而且信中就说了很多。况且
这样的伤害也不是几句话可
以安慰的。

说实话，整个事情特别

引起我注意的是妻子的诚
实，妻子的做法在当今的
“时尚”中并不多见。在预知
后果可能会相当严重的情况
下，她仍选择将真相告诉对
方，她说：“欺骗对你是不公
平的。”“我宁肯因此失去你

的爱，失去婚姻，都不后
悔。”这倒让我有了尊重。通

常我了解的故事是，出轨的
一方会尽可能隐瞒婚外情，

当夫妻相聚时，让曾经发生
的一切被时间湮灭。

年轻人告诉我，之前也有

人给妻子出过这个主意，但她
反复思量，还是不愿意这样
做。这里，我不愿说她是单纯
的，而更想说她是勇敢的。她
自省之所以出轨，只是因为第
三方的关心，而自己当时又太
软弱。然而，她很快清醒了，知

道那不是爱情。事情之后，她
反而更珍惜彼此的爱情，而

与对方彻底了断了。
妻子在说出真相的同时

还表示，哪怕由此一生被丈夫
谴责，她也心甘情愿，因为她
要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负责。我
觉得一个女孩能做到这样很
不容易。

关于爱情和婚姻，社会
上讨论很多，可以说是人类

永久的话题。毫无疑问，爱，
是婚姻的必备条件，无爱的
婚姻是不幸的。但仅有爱又
是远远不够的。我想，两个人
携手走过一生，除了爱，还要
理解包容，要有责任和义务。

当他决定和她结婚的时

候，不仅是爱他（她）的长
处，爱他（她）的美丽，还需
要理解他（她）的弱点，包容
他（她）的短处，不仅分享他
（她）未来可能取得的成功，
而且准备承担他（她）的过
失带来的曲折甚至苦难。

我以为，当人们相爱的
时候，任何甜言蜜语、海誓山
盟都非刻意的欺骗，那时的
主观就是生死相依。但激情
之所以被称作激情，即使是
非常伟大的激情，相对于漫
漫人生而言，也只能存在“短

暂”的瞬间，相濡以沫的温情
才是大多数家庭的真相。

我把上述看法都告诉了
这位年轻人，这件事对你而
言，只在于你是否还珍重这
份感情，是否愿意信任她。同
时，我还告诉这位年轻人，如

果你真地很爱妻子，并且愿
意继续保持这个婚姻，那么，
尽可能从未来的生活中排除
掉这件事也少与妻子谈起。
因为每一次交谈都会重新撕
裂伤口，都对彼此造成伤害。

祝愿这对年轻人能够在

挫折中更珍重爱情，从而获
得真正的幸福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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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庆东拖着疲惫的身子

回到家乡，是半个月之后的
事。他回到家里换了一身便
装，还没来得及休息，就骑上
一辆自行车去找柯清了。他
估摸现在是下午五点十几
分，柯清应该下班在家了。他
顺着县城的一条街道往东
骑，正巧，在一个十字路口竟

遇见了同样也骑着自行车的
柯清。钟庆东喊了一声，柯清
往这边看了一下，钟庆东怕她
没听见，急忙喊了第二声，柯
清却又把脸庞转向别处，骑车
自顾走。钟庆东只好紧蹬几步
车子，横在了她的面前。柯清

看了他一眼，站下了。
“你怎么不理我了?”钟庆

东问。直到这时，他还侥幸地认
为柯清也许在和他开什么玩
笑，“说说，是怎么回事?”
“我觉着我们俩不适

合。”柯清说完，把目光低下
了。她的眼睑那儿收敛成一
片暗影，看上去，既遭人怜

爱，又产生一种让人近不得
的威仪。

钟庆东听了柯清这句
话，一时间不知说什么好。他
觉得又愤怒又可笑。如果早
在一年多前，他不认识柯清，
那她是连说这话的权利都没

有的。他曾经想过，柯清普通
得就跟大街上迎面碰到的任
何一个异性没什么两样。可
不是，他现在就跟她在大街
上遇到了，但是，这个时候感
觉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和
她认识一年多了，他们之间

通了几十封信了，并且，她允
许他占有过她。是的，一年
多，钟庆东想，便是一条朝夕

相伴的狗吧，失去了都会令
人难过，何况一个他早已认
为就是的“好姑娘”呢?
“为什么不早说?”钟庆

东问。“早怎么说?”柯清为
难了好一会儿，“唉———，你

别问了，早我还不了解你呢。
我也不欠你什么呀?是吧?”

当然不欠，钟庆东想。但
是，又觉得欠了什么。是什么
呢?钟庆东站在那儿理不清。
柯清趁他愣神的工夫，骑上
自行车走了。钟庆东想，反正

跟部队请的是五天假，眼下
再跟柯清讲下去就会变成吵
架，引人围观，不如先让她走
吧，明天得空再找她慢慢说。

钟庆东掉转自行车，随
后，又掉了回来。他在原地转

了一个圈。他想，不对。他望
着柯清远去的背影：他去过

她家一趟，可是她现在奔向
的地方并不是家里的方向。
钟庆东顿时觉得很好奇，他
想，我倒要看看她下了班不
回家究竟去

干什么。于是，借着路灯，

他像一个跟踪目标的贼一样，
小心翼翼地跟在柯清后面。

终于，视线前面的柯清
停住了，她跳下自行车，推开
一户沿街带窗户的平房大
门，走了进去。钟庆东等到她
回身把大门关好，就悄悄推

着自行车迎了过去。他在距
离柯清进去的房子的十多米
外停下了，他打量着那座房
子，心想，没听说柯清在这县
城有什么亲戚啊。就在这时，
钟庆东眼前忽然一亮，原来
是柯清进屋后把灯给打开

了，灯光映亮了窗户，照见了
窗棂间贴着的一对又大又红

的“喜”字。钟庆东在那一瞬
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怎么?她结婚了!”这个
念头一闪，他浑身一软，险些
倒了下去。

屋子里传来一阵说话
声，是一个声音苍老的女人
在吩咐柯清洗菜，那无疑就
是柯清的婆婆了。两个女人
的对话中间隐约插有一个年
轻男子的声音，很陌生，但是
语调中透着他们三人彼此熟

悉的亲切和自如。钟庆东不
想再听下去了，联想起柯清
好长时间不给他回信和刚才
见面说的那些话，钟庆东什
么都明白了。

钟庆东半年后服役期
满，正式退伍了。这时已经是

1990年了，钟庆东在部队三
年表现不错，临了获了一个
三等功，所以回到家乡竟然
一切顺利，被民政部门安置
到县电影公司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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